
会员服务区   登陆   注册   修改   充值   投稿   帐号管理   e线论坛 ID：    密码：     注册   忘记密码   游客游客 确定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10

《李自成》第一百五十五章

[ 作者 ] 姚雪垠 

[ 单位 ]  

[ 摘要 ] 崇祯皇帝在宫女们的服侍下梳洗以后，换上了常朝服，在宫女和太监的簇拥中来到乾清宫的东暖阁，稍坐片刻，喝了宫女献上的

半杯香茶，然后到丹墀上拜天。 

[ 关键词 ]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崇祯皇帝在宫女们的服侍下梳洗以后，换上了常朝服，在宫女和太监的簇拥中来到乾清宫的东暖阁，稍坐片刻，喝了宫女献上的半

杯香茶，然后到丹墀上拜天。 每日黎明时皇帝拜天，照例不奏乐，只是丹墀上的仙鹤等古铜香炉全都点燃沉香，喷出来袅袅香烟。乾清

宫的太监和宫女们一部分跪在丹墀两边，一部分跪在丹墀下边。整个宫院中没人敢随便走动，没人敢小声言语，没人敢发出一点声音，一

片肃穆。 当崇祯在香烟氤氲的丹墀上向上天三跪九叩的时候，表面上同往日一样虔敬，但是心情却大不相同。自从他十七岁登极以来，

不论春夏秋冬，他每日黎明都要拜天。如逢大风或下雨雪，不能在丹墀上拜，他就在乾清宫的正殿中拜。他认为天意合乎民心，敬天才能

爱民，他立志要做一个中兴大明的英明圣君，所以十七年来，他每日辛辛苦苦地治理国事，纵然晚上为着省阅文书，批答奏章，直到深夜

就寝，但是照例黎明起床，第一件大事就是拜天。往日拜天，他或是默祷“剿贼”胜利，或是默祷“东虏”无警，总之都为着一个心愿祈

祷：国泰民安。从今年一月间李自成的大军过河入晋以来，他在黎明拜天时的祝祷内容已经有了几次变化：他先是默祷上天保佑，使太原

能够固守，阻止“流贼”东来；当太原失守之后，他默祷宁武和大同能够固守，宣府能够固守，居庸关能够固守……到了李自成的大军不

但进入居庸关，而且毫无阻拦地越过昌平和沙河以后，他的心绪全乱了，默祷的唯一内容是吴三桂的数万勤王铁骑赶快来到，杀退“逆

贼”，使北京转危为安。今早，他一面虔敬地三跪九叩，一面祷告上苍使吴三桂能够在今日来到。拜天之后，他没有马上起身，在黄缎绣

龙拜垫上继续低着头停了片刻，忽然想着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拜天了，心中一阵酸痛，暗暗流下热泪。 有几位站得较近的老太监，想着

皇上在这样快要亡国的日子还不忘黎明拜天，又想着皇上十七年辛勤治国，竞有今日，不禁悄悄流泪；那位乾清宫的掌事太监吴祥几乎禁

不住哽咽出声。 魏清慧是乾清宫的众多宫女中最贴近崇祯身边的人，埋藏在皇上心中的忧愁和痛苦，她不仅比一般的宫女和太监清楚，

甚至皇后有时想知道皇上的饮食起居和皇上对国事有什么新的想法，也命吴婉容来悄悄地向她询问。昨天下午，因为袁皇贵妃在坤宁宫中

同皇后相对流泪，皇后又命吴婉容来乾清宫向魏清慧询问情况，吴婉容跪下奏道： “命魏清慧亲自来坤宁宫向二位娘娘当面禀奏好

么？” 皇后摇头说道：“不用魏清慧亲自前来，如今到了这样时候，皇帝身边需要有一个知冷知暖的人儿！” 吴婉容来到乾清宫背后

的宫人住处，悄悄地将皇后和皇贵妃在坤宁宫相对流泪的事告诉了魏清慧，并说明皇后娘娘命她来问问皇上的情况。魏清慧将她所知道的

事情都告诉了吴婉容，但是当她将吴婉客送到交泰殿旁边要分手时，悄悄叮咛说： “吴姐，有些话我只是让你知道，可不要都向皇后娘

娘奏明。倘若都叫皇后知道，她不知会怎样忧愁呢！” 吴婉容含泪点头：“我明白。真不料会有今日！娘娘身为国母，读书明理，十分

圣德，可是皇帝为严禁后妃干政，不管什么朝政大事从来不告诉皇后知道，也不许皇后打听，反不如民间贫寒夫妻，遇事一同商量！” 

吴婉容从交泰殿旁边向坤宁官走了几步，忽然回来，重新拉住魏清慧的手，悄悄问道： “清慧妹，你日夜在皇爷身边服侍，据你看，还

能够撑持几天？” 魏宫人凑近吴婉容的耳根说：“如今众心已散，无人守城，吴三桂的救兵又不能及时赶到，恐怕这一两天就要……” 

魏清慧忽然喉咙堵塞，不禁哽咽，没有将话说完。吴婉容浑身微微打颤，将魏清慧的手握得更紧，哽咽说： “到了那时，娘娘必然自尽

殉国，我们也要按照几天前的约定，为主子自尽，决不活着受辱！” 魏清慧态度坚定地说：“我们虽不是须眉男儿，不能杀贼报国，血

染沙场，可是身为清白女子，断无蒙羞受辱、贪生苟活之理。到了那个时候，你来找我，咱们一同尽节。” “还有费珍娥，虽然年纪

小，倒很有志气。她告诉我说，她决意到时候为帝后尽节，决不贪生怕死。” 魏清慧又说：“我知道各宫院中，有志气的人很多，我要

招呼姐妹们都跟我来，跑出西华门不远，护城河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吴婉容一向十分信任和尊敬这位乾清宫的“管家婆”，到这快



要亡国的时候，更将她们的死生大事连结到一起了。她向女伴的网着血丝的一双凤眼和显得苍白憔悴的脸上注视片刻，忽然松开了魏清慧

的手，揩去自己眼中和颊上的泪痕，转身向坤宁官走去。 这是昨天下午的事，到了现在，即三月十八日的黎明，吴三桂的救兵没有消

息，亡国的大祸更近了。经过昨夜几乎是一夜的折腾，魏清慧更加憔悴了。她跪在地上，等待着皇上拜过天以后赶快进暖阁休息，她好命

宫女们献上银耳燕窝汤。但是过了一阵，皇上仍不起身，似乎在继续向上天默祷。她知道昨夜皇上哭过多次，甚至放声痛哭，还做了可怕

的凶梦，一夜不曾安寝，再这样跪下去，御体是没法支撑的。她也明白，在这样时候，众多的太监们和宫女们肃静跪地，没人敢做声，只

有她可以劝皇上起身，于是她膝行向前，到了皇上背后，柔声说道： “皇上，已经拜过了天，请到暖阁中休息吧！” 崇祯好像没有听

见，仍在心中默祷上天鉴怜他十七年敬天法祖，宵衣旰食，惟恐陨越，保佑他渡过目前难关。他还呼吁上天保佑吴三桂的人马一路无阻，

今日能赶来北京城外…… 魏清慧又一次柔声说道：“皇爷连日寝食失常，今日还要应付不测大事，请赶快回暖阁休息吧！” 崇祯一

惊，想着魏宫人的话很有道理，便从拜垫上起来，走进暖阁休息。吃过了银耳燕窝汤和两样点心，随即有两个宫女进来，一个用银托盘捧

来一杯温茶，跪在他的面前，另外跪着一个宫女，用银托盘捧着一个官窑粉彩仕女漱盂。崇祯用温茶漱了口，吐进漱盂，然后向龙椅上一

靠，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向御案上望了一眼，御案的右端堆放着许多军情文书，都是在围城以前送来的。前大，他正在批阅文书，忽然

得到禀报，知道李自成的人马已经到了德胜门和西直门外，他大惊失色，投下朱笔，突然站起，在暖阁中不住仿徨，小声叫道：“苍天！

苍天！”现在他重新向未曾批阅的一堆文书上投了一眼，轻轻摇头，又一次想着十七年的宵衣旰食都不能挽救国运，竞然亡国，不禁一阵

心酸，滚出热泪，随即在心中问道： “今日如何应付？如何应付啊？……” 一个太监进来，跪下说：“请皇帝用早膳！” 崇祯正在想

着今日李自成可能大举攻城，可能城破……所以不但没有听见御前牌子请用早腊的话，甚至没注意这个太监跪在他的面前。等太监第二次

请他去用早膳，他才心中明白，摇头说： “免了！” 太监一惊，怕自己没有听清，正想再一次请皇上去正殿用膳，但见皇上心情极其

烦躁地挥手说： “早膳免了，下去！” 御前牌子不敢言语，叩头退出。等候在乾清宫正殿门外的本宫掌事太监吴祥，知道皇上不肯用

早膳，不觉在心中叹了口气，正在没有办法，恰好魏清慧从乾清宫后边来了。 魏清慧出于女子的爱美本性，已经匆匆地回到自己的住室

中，洗去泪痕，对着铜镜，重新薄施脂粉以掩饰脸上的憔悴神色，又在鬓边插一朵苏州进贡的深红色玫瑰绢花，然后带着两个宫女，脚步

轻盈地来到乾清宫侍候早膳。到了正殿门外，掌事太监拦住她，将皇上不用早膳的事悄悄地对她说了，并且说道： “你看，今日京城最

为吃紧，皇上不用早膳，如何处置大事？别人不敢多功，劝也无用。姑娘，你的话皇上听，请劝劝皇上用膳吧！” 魏清慧猛然一惊，对

着吴公公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她没有失去理智，不禁在心中叹道： “天呀，不料皇爷对大事已经灰心到如此地步！” 她

噙着泪对吴祥点点头，表示她心中明白，随即将随来侍膳的两个宫女留在殿外，她自己跨过朱漆高门槛，转身向东暖阁走去。 从前天以

来，魏宫人由于明白了亡国之祸已经来到眼前，心中产生了一个不可告人的幻想。她幻想，倘若“逆贼”破城，皇帝能够脱下龙袍，换上

民间便服，由王承恩等几位忠心不二的太监们用心服侍，逃出紫禁城和皇城，藏匿在事先安排好的僻静去处的小户民家，过几天再逃出京

城，辗转南逃，必会有办法逃到江南。如今当她轻脚轻手地向最里边一间的暖阁走去时候，这一个幻想又浮上她的心头。这一幻想，在昨

天又有了发展。她想，既然吴三桂的关宁兵已经进入关内，只要皇上能够逃到吴三桂军中或逃到天津，圣驾就可以平安逃往南京。由于怀

着这一幻想，她一定要劝说皇上进膳，使皇上能保持着较好的身体，以防不测之变。当她跪到皇帝面前，劝请皇上用早膳时，崇祯望望

她，没有说话。他想着今天李自成可能猛力攻城，可能破城，他自己和大明三百年江山，还有他的一家人和众多皇亲、大臣，都要同归于

尽。自从拜天以后，他一直反复地想着这一即将来到眼前的惨祸，心中焦急烦乱，不思饮食。现在他看一看魏宫人，看见她的眼窝下陷，

神情愁苦，眼睛发红，使他感动，在心中叹道：“这几天，你也够苦了！”魏宫人又一次恳求皇上用膳，禁不住在声音中带着哽咽。崇祯

的心中更觉难过，轻声说： “你起去吧，朕的心中很闷，不想用膳了。” 魏清慧灵机一动，随即说道：“皇帝应该为天下臣民勉强进

膳。奴婢刚才沐手焚香，祷告神灵，用金钱卜了一卦，询问吴三桂的救兵今日是否能够来到。两个金钱落在桌上，一反一正，正是青龙吉

卦。奴婢私自忖度，吴三桂知道北京被围，必定率领骑兵在前，步兵在后，日夜赶路，一定会在今日来到北京城外。请皇爷宽心用膳，莫

要愁坏了圣体。” 崇祯问道：“你的金钱卜卦可灵么？” “启奏皇爷，俗话说‘诚则灵’。自从三年前蒙皇爷恩赏这两枚金钱，奴婢

用黄绫包好，放入锦盒，敬谨珍藏，只在有疑难事不能决断时才沐手焚香，将金钱请出，虔诚祝祷，然后虚虚地握在手中，摇动三下，抛

在一于二净的梳妆桌上，每次卜卦都灵，全因为这金钱原是宫中前朝旧物，蒙皇爷钦赐奴婢玩耍，奴婢不敢以玩物看待，敬谨珍藏，在每

次卜卦时，又十分虔诚，所以卜卦总是很灵。” 崇祯望着魏宫人没有说话，但在心中想道：“倘若吴三桂的救兵能够今日赶到，北京城

就可以转危为安。”他因心头上稍微宽松，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这魏清慧如此忠贞，深明事理，时时为国事操心，在宫中并不多见，倘

若北京转危为安，朕将封她“贵人”，再过一年晋封“选侍”。崇祯的这一刹那间的心思，魏宫人全没料到，她只是觉得皇上的愁容略微

轻了一些，必须继续劝皇上去用早膳，于是她接着柔声说道： “皇爷，今日关宁精兵来到，更需要皇爷努力加餐。奴婢虽然幼年进宫，



对外边事丝毫不懂，可是以奴婢想，关宁兵到时，必然在东直门和朝阳门外有一次恶战。到那时，皇爷乘辇登上城头。关宁数万将士遥见

城头上一柄黄伞，皇上坐在黄伞前边观战，必会欢声雷动，勇气倍增。皇爷，不用膳，伤了圣体，如何能够登城？” 听了魏清慧的这几

句话，崇祯的脸上微露笑意，点头说： “好吧，用膳好啦！” 虽然已经尽量“减膳”，但是御膳房依然捧来了十几样小菜和点心。崇

祯只吃了一小碗龙眼莲子粥和一个小小的夹肉糜的芝麻饼，忽然想到吴三桂的救兵可能又是一次空想，今日李自成必将猛力攻城，便不再

吃下去，立刻神色惨暗，投著而起，对吴祥说道： “辰时一刻，御门①早朝，不得有误！” ①御门－－崇祯平日上朝（“常朝”）和

召见臣工的地方，多在建极殿右边的右后门，俗称“平台”。 魏清慧和御前太监们都吃了一惊，望望吴祥。吴祥本来应该提醒皇上今日

不是常朝的日子，但看见皇上的方寸已乱，便不敢说话，只得赶快准备。 过了不久，午门上的钟声响了。又过了一阵，崇祯乘辇上朝。

吴祥和乾清宫中的一部分太监随驾去了。 魏清慧知道朝廷规矩，不在上朝的日子，只有出特别大事，才由午门鸣钟，召集文武百官进

宫。她害怕合宫惊疑，在皇上乘辇走后，赶快差遣宫女分头去坤宁宫、翊坤宫、慈庆宫等处，向各位娘娘奏明如今午门敲钟并没有紧急大

事。随后她回到自己的闺房，关起房门，坐下休息。别的宫女因知她连日来操劳过度，都不敢惊动她，只有两个粗使的宫女推开她的房

门，为她捧来了早点。但是她什么也不想吃，默默地挥挥手，使两个宫女把早点端走。 她想着此时皇上该到平台了。仓促敲钟，决不会

有群臣上朝，皇上岂不震怒？岂不伤心？她又忽然想到她今早为着使皇上用膳，灵机一动，编了个金钱卜卦的谎言宽慰圣心。虽然她跪在

皇上脚前编造的事已经过去了，但是她在良心上责备自己的欺君，暗暗地叹了口气。过了片刻，她又想通了，倘若她不编出这个金钱卜卦

的谎言宽解圣心，皇上一点早膳不吃，难道就是她对皇上的忠心么？她随即又想，在皇宫中，故意骗取主子高兴的大小事儿随时可见。回

娘娘活着时最受宠爱，正是因为她聪明过人，懂得皇上的心事，随时哄得皇上高兴。宫人们都说袁娘娘比较老实，可是袁娘娘哄骗皇上高

兴的时候还少么？…… 这么一想，她不再为自己编瞎话感到内疚了，忽然决定，何妨趁着此刻没事，诚心地用金钱卜一卦，向神灵问一

问吴三桂的救兵是否能来，北京城的吉凶如何。于是她关好房门，在银盆中倒进温水，重新净了手，在北墙上悬挂的观世音像轴前点了三

炷香，然后从一个雕花红漆樟木箱子中取出一个黄绫包儿，恭敬地打开，露出锦盒，她忽然迟疑了，不敢取出金钱卜卦。想了片刻，终于

下了决心，将锦盒放在观世音像前的方桌上，小心地将两枚金钱“请出”，放在锦盒前边，不让碰出一点声音。她跪到拜垫上，度诚地叩

了三个头，默然片刻，然后平身，拣起金钱，握在于中，摇了三下，却又迟疑了，不敢将金钱从手中倒出。她重新向观世音的神像默祷，

仿佛看见了这出自前朝宫中名画帅焚香恭绘的白描神像的衣纹在微微飘动。她不禁热泪盈眶，又哽咽地祷告一句： “请菩萨赐一吉

卦！” 两枚金钱倒在桌面上，有一枚先俯在桌上，分明是钱镘①朝上，另一枚还在摇动。她小声祈求：“钱镘朝下！朝下！”然而这一

枚又是镘朝上！她几乎想哭，但是胆子一壮，立刻将两枚金钱拣起，握在手中，重新祷告，重新摇了三下，撒到桌上，竟然又是“黑

卦”！魏清慧大为绝望，不敢卜第三次了。她抬头望着观世音，虽然观世音依旧用一只纤纤的亲手持宝瓶。一只纤纤的素手持杨柳枝，依

旧神态娴静地侧首下望，然而魏宫人忽然看见她不再像往日一样带着若有若无的慈祥微笑，而是带着满面愁容。魏清慧忽然想到城破之

后，皇上的殉国和她的殉节，不由得一阵惊恐，在心中悲声叫道： ①钱镘－－即金属钱币的背面，一般是没有字的一面。两枚钱币都是

背面朝上，俗称“黑卦”，表示不吉或大凶。 “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啊！” 崇祯以前的几代皇帝，很少临朝听政，甚至很少同群臣

见面。崇祯登极以后，竭力矫正自明朝中叶以来导致“皇纲”不振的积弊，每日宵衣旰食，黎明即起，焚香拜天，然后上朝。像他这样每

日上朝的情形，历朝少有，只是从李自成的大军过了宣府以后，他为军事紧急，许多问题需要他随时处理，也需要随时召见少数臣工密

商，才将每日早朝的办法停止，改为逢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今日不是三六九日，忽然决定上朝，前一日并未传谕，群臣如何能够赶来？ 

当崇祯乘辇离开乾清宫不远，到了建极殿时候，忽然想到自己错了。他后悔自己的“方寸已乱”，在心中叹道：“难道这也是亡国之

象？”但是午门上的钟声已经响过一阵，要取消上朝已经晚了。他转念一想，在目前这样时候，纵然在平台只看见几个臣工也是好的，也

许会有人想出应急办法，今天倘若吴三桂的救兵不到，“逆贼”破城，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御门听政了…… 一阵伤心，使他几乎痛哭。但

是平台的丹墀上静鞭已响，他也在右后门的里边落辇了。 平日常朝，虽然不设卤簿①，也不奏乐，但是在丹墀上有鸿胪寺官员和负责纠

正朝仪的御史，还有一大批锦衣力士在丹墀旁肃立侍候。至于十三道御史和六科结事中，都是天子近臣：称为“言官”，都必须提前来

到。今天，崇祯突然决定临朝，午门上的钟声虽然敲响一阵，但分散住在东西城和北城的官员们多数没有听见，少数听见钟声的也不能赶

到。锦衣卫衙门虽然较近，但锦衣卫使吴孟明借口守东直门，正在曹化淳的公馆里密商他们自己的今后“大事”，锦衣力士等都奉命分班

在皇城各处巡逻。十七年来，崇祯每次常朝，从来没有像这般朝仪失常，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太监侍候，而跪在平台上接驾的只有二位大

臣：一是都察院左邻御史李邦华，二是兵部情郎协理戎政大臣（又称戎政侍郎）王家彦。李邦华今年七十一岁，白须如银，飘在胸前，王

家彦今年五十七岁。崇祯看见离御案几尺外只跪着两个老臣，除这两位老臣外，便只有十几个从乾清宫随驾来侍候的内臣，显得宫院中空



空荡荡，不觉落下眼泪。在往日，举行大朝会的热闹和隆重场面不用提了，就以平时常朝来说，一般也有一两百人，按部就班，在面前跪

一大片。他不考虑今天是临时鸣钟上朝，所以没有多的朝臣前来，他只想着同往日的常朝情况相比，在心中伤心地叹息说： ①卤簿－－

皇帝的全部仪仗。 “唉！亡国之象！” 他没法忍受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突然吩咐“退朝”，使左右的太监们和跪在面前的两位大臣

吃了一惊。大家的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儿，崇祯已经站起来向后走去。但是刚刚上辇，他就后悔不该突然退朝回宫，心思竟然如此慌乱！

他想着王家彦是戎政（兵部）侍郎，职掌守城之责，如今赶来上朝，必有紧要事情陈奏。他应该在平台上当面问明城上守御情况，可是他

因为不忍看见上朝时“亡国之象”，什么话也不问就退朝了！他又想到须鬓如银的李邦华是四朝老臣，平生有学问、有操守，刚正不阿，

为举朝臣僚所推重；接着想到本月初四日，李邦华同工部尚书兼东宫大学士范景文都建议护送太子去南京。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只因当时

有言官反对，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此计未被采纳，可恨！可恨！另外的朝臣建议他自己迁往南京，也未采纳，因循至今，后悔无及！这两

件争议，如今像闪电般地出现在他的心头。难道李邦华今日又有什么新的建议不成？…… “传谕李邦华、王家彦到乾清门等候召对！”

崇祯向吴祥吩咐一句，声音中带着哽咽。 崇祯回到乾清宫东暖阁坐下，等待着李邦华和王家彦来到。他在心里恨恨地说：“往日，大小

臣工，这个请求召对，那个请求召对，为何自从北京被围以来，国家将亡，反而没有人请求召对？往日，不但从各地每日送来许多文书，

而且京城大小臣工，每日也有许多奏本，可是三天来竟无一封奏本，无人为救此危亡之局献一策，建一议！可恨！可恨！”刚想到这里，

魏清慧轻轻地掀帘进来，用永乐年间果园厂制造的雕漆龙凤托盘捧来了一杯香茶。她跪到崇祯面前，说道： “请皇爷用茶！” 崇祯正

在等待李邦华和王家彦来到，同时又奇怪提督京营的心腹太监王承恩何以不见影儿，心绪纷乱如麻，突然向魏清慧问道： “城上有什么

消息？” 魏清慧答道：“宫外事奴婢一概不知，请皇爷趁热用茶。” 崇祯猛然清醒，才注意是魏宫人跪在面前。他命魏宫人将茶杯放

在御座旁边的茶几上，又命她退去。这时他忽然看见御案上放着一个四方漆盒，上有四个恭楷金字“东宫仿书”。他向魏宫人问道： 

“太子的仿书又送来了？” 魏宫人回答说：“是的，皇爷，刚才钟粹宫的一个宫人将太子近几天的仿书送来了。奴婢告她说皇上怕没有

工夫为太子判仿①，叫她带回去，等局势平定以后，再将仿书送来不迟。她说这是皇爷定的规矩，将伤书盒子交给奴婢就走了。” ①判

仿－－童蒙学生写完仿书（俗称写仿），由师长用红笔画圈，或改正笔画，叫做判仿。 “唉，此是何时，尚讲此不急之务！” 崇祯的

话刚刚落音，吴祥进来，躬身禀奏：“李邦华和王家彦已经来到乾清门，候旨召见。” 崇祯说道： “叫他们赶快进来！” 吴祥恭敬退

出。魏清慧赶快跟着退出了。随即在正殿的丹墀上有一个尖尖的声音传呼： “左都御史李邦华与协理戎政侍郎王家彦速进东暖阁召

对！” 过了片刻，一个太监掀开帘子，李邦华在前，王家彦在后，进入里问暖阁，在崇祯的面前叩头。崇祯问道： “王家彦，城上守

御如何？逆贼有何动静？” 王家彦奏道：“陛下，城上兵力单薄，众心已散。前日在沙河和土城关外防守的三大营兵遇敌即溃，一部分

降了敌人，如今在西直门和阜成门外攻城的多是三大营的降兵，真正贼兵反而在后边休息。三大营降兵同守城的军民不断说话，称说逆贼

兵力如何强大，包围北京的有二十万精兵，随时可以破城，劝城上人识时务，早一点开门投降，免遭屠戮。城上人听了他们的说话，众心

更加瓦解。” “为何不严令禁止城上城下说话？” 王家彦痛心地说：“陛下！自从逆贼来到城下，城上人心瓦解，还说什么令行禁

止！微臣身为兵部侍郎兼协理戎政大臣，分守安定门，从十六日到昨日上午，竟不能登城巡视，几次登城，都被守城内臣挡回；张缙彦是

兵部尚书，为朝廷枢密重臣，值大敌围城之日，竟然亦不能登城视察。自古以来，无此怪事！……” 王家彦说不下去，伏地泣不成声。

李邦华也默默流泪，悔恨自己一生空有刚正敢言之名，却对南迁之议不敢有坚决主张，遂有今日之祸。崇祯见两位大臣哭，也不禁流泪，

恨恨地说： “内臣本是皇家的家奴，不料竟然对守城事如此儿戏！” 王家彦接着说：“臣几次不能登城，只好回至戎政府抱头痛哭。

戎政府的官员们认为这是亡国之象，看见臣哭，大家也哭。前日下午，臣去兵部衙门找张缙彦商议，张缙彦也正在束手无计。我们商量之

后，当时由张缙彦将此情况具疏，紧急陈奏。幸蒙陛下立即下一手敕：‘张缙彦登城视察，内臣不得阻挠’。从十六日下午申时以后，本

兵始获登城，微臣亦随同缙彦登城。局势如此，臣为社稷忧！蒙陛下恩眷，命臣协理戎政。臣奉命于危难之际，纵然决心以一死报陛下，

但恨死不蔽辜！”说毕又哭。 崇祯看了李邦华一眼，想着还有重要话要同他密谈，挥泪向家彦问道： “卿自入仕以来，已是三朝老

臣，如今是第二次为北京守城事鞠躬尽瘁，君臣患难与共……” 王家彦听到皇上的这一句话，禁不住痛哭失声。崇祯也哭了。李邦华流

着泪插言说：“国家到此地步，文武百官都不能辞其咎。老臣当言不言，深负陛下，死有余辜！” 崇祯对李邦华的这两句话的真正含义

不很清楚，顾不得去想，又接着对王家彦说道： “朕清楚记得，十五年冬天，你由太仆寺卿①刚升任户部侍郎，忽然边事告急，特授你

为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你拜命之日，即从正阳门开始，沿城头骑马巡视了内城九门；第二天又从西便门开始，巡视了外城七门，

你察看内外城一万九千多个垛口，整顿了一切守御器具，使京师的防务壁垒一新。你曾经在雪夜中不带一人，步上城头，自己提一灯笼，

巡视一些要紧地方。城上官兵和百姓丁壮，谁也不知道你是兵部侍郎。第二天，你该奖励的奖励，该处罚的处罚，将士们无不惊服。家

彦，朕虽深居九重，日理万机，可是你如何治事勤谨，朕全知道！” ①太仆寺卿－－掌管全国军用马政。首脑官称太仆寺卿，从三品。 



王家彦呜咽说：“皇上如此明察，千古少有。今日大局之坏，全在文武群臣！” 崇祯又接着说：“不久，东虏进犯京畿，京师戒严。卿

受命分守阜成门，又移守安定门。自前年闰十一月至去年五月，前后七个月，卿躬冒寒暑，鼓励将士各用所长。狂虏退出长城之后，朕赐

宴午门外，晋封你为太子太保，世袭锦衣指挥。卿一再谦退，上表力辞。朕不得已答应卿的请求，只加卿一级，袭正千户三世。今年开春

以后，廷推①卿为户部尚书，朕向内阁批示说：‘王家彦勤劳王事，且清慎不爱钱，理财最好，宜任户部尚书。但目前逆贼已渡河入

晋，军情吃紧。王家彦在戎政上已有经验，临敌不便更易，应继续留在京营！’家彦，卿是朕的股肱之臣。事到如今，难道你就没有一点

办法么？” ①廷推－－由朝臣会议，共同推举。 王家彦哽咽说：“皇上，人心已散，臣力已竭，臣惟有以一死报陛下知遇之恩！” 崇

祯又一次陷于绝望，呜咽出声。王家彦也呜咽不止。李邦华虽然不哭，却是不断流泪，在心中又暗暗悔恨自己没有对南迁事作有力主张。

君臣们相对哭了一阵，崇祯对王家彦说道： “卿速去城上巡视，尽力防守，以待吴三桂的救兵赶来！” 王家彦叩头，站起身来，挥泪

退出暖阁。 王家彦退出以后，崇祯望着李邦华说道： “先生平身。赐坐！” 一个站在窗外侍候的太监，立即进来，在崇祯的斜对面摆

好一把椅子。李邦华躬身谢恩，然后侧身落座，等待皇上问话。崇祯对待李邦华这样有学问、有操守的老臣一向尊重，照例称先生而不呼

名。但是他明白，如今京师被围，戎马倥偬，不是从容论道时候，李邦华年事已高，纵有四朝老臣威望，对挽救大局也无济于事。崇祯心

中难过，叹一口气，随便问道： “先生，今日朕因心中已乱，临时上朝，文武百官事前都不知道。先生已是古稀之年，如何赶来上朝？

不知有何重要陈奏？” 李邦华在椅子上欠身说道：“启奏陛下，自十六日贼越过昌平以后，老臣知大事已不可为，即移住文丞相祠①，

不再回家，决意到逆贼破城之日，臣即自缢于文丞相之侧。两天来……” ①文丞相祠－－在府学胡同。 崇祯的心头猛一震动，挥手使

邦华不要说下去。他忽然想起昨夜的一个凶梦，想到自己也要自缢，不禁掩面呜咽。李邦华见皇上哭，自己也哭，同时悔恨自己身为大臣

对来到眼前的“天崩地拆”之祸负有罪责。崇祯不知道李邦华的悔恨心清，呜咽片刻之后，揩泪问道： “先生刚才说到‘两天来’，两

天来怎么了？” “老臣两天来每至五更，命仆人牵马，到东华门外，再从紫禁城外来到阙左门①外下马，进阙左门来到午门之外，瞭望

一阵，然后回去。臣以为再无见君之日了，在死前多望望午门也是为臣的一片愚忠。不料今日来到午门前边，听见钟声，恰逢陛下御门上

朝，使老臣有幸再睹天颜。” ①阙左门－－午门外向东的一门。明清时代，阙左、阙右两门外大约一丈远都立有下马碑，文武百官于此

下马。 崇祯又感动又深有感慨地说：“倘若大臣每①都似先生居官清正，忠心耿耿，国事何能坏到今日地步！” ①每－－同“们”。

自宋元以来，口语都用“每”字。“们”是后来才有的新字。 李邦华突然离开椅子，跪下叩头，颤声说道：“陛下！国家到此地步，老

臣死不蔽辜！” 崇祯猛然一惊，愣了片刻，问道： “先生何出此言？” “臣有误君误国之罪。” “先生何事误国？” “此事陛下不

知，但臣心中明白，如今后悔已无及矣！” 崇祯听出来李邦华的话中含有很深的痛悔意思，但是他一时尚不明白，一边胡乱猜想，一边

叫邦华坐下说话。等都华重新叩头起身，坐下以后，崇祯问道： “先生所指何事？” 李邦华欠身说：“正月初，贼方渡河入晋，太原

尚未失陷，然全晋空虚，京师守御亦弱，识者已知京师将不能坚守。李明睿建议陛下乘敌兵尚远，迅速驾车南京，然后凭借江南财赋与兵

源，整军经武，对逆喊大张挞伐，先定楚、豫，次第扫荡陕、晋，此是谋国上策……” “当时有些言官如光时亨辈竭力反对，乱了朕

意。此计未行，朕如今也很后悔。可恨言官与一般文官无知，惟尚空谈，十七年来许多事都坏在这帮乌鸦①身上，殊为可恨！” ①乌鸦

－－民间习俗，认为乌鸦的叫声不祥，令人生厌，所以明朝京师臣僚在背后对言官称乌鸦。 “虽然当时有些文臣知经而不知权，阻挠陛

下南巡①大计，误君误国。但臣是四朝老臣，身为都宪②，当时也顾虑重重，未能披肝沥胆，执奏南巡，也同样有误君误国之罪。” ①

南巡－－讳言逃往南京，用大舜南巡的典故。 ②都宪－－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简称。 “卿当时建议择重臣护送太子抚军南京，也不失为

一个救国良策。” “臣本意也是要建议皇上往南京去，因见李明睿的建议遭多人反对，所以臣就改为请送太子抚军南京了。” 

“啊！” “确实如此，故臣也有负国之罪。” 崇祯如梦初醒，但他对李邦华没有抱怨，摇头说道：“此是气数、气数。”停了片刻，

崇祯又说：“据先生看来，当时如若朕去南京，路途如何？” “当时李贼大军刚刚渡河入晋，欲拦截圣驾南巡，根本无此可能。欲从后

追赶，尚隔两千余里。况且到处有军民守城，关河阻隔，使贼骑不能长驱而进。” “可是当时河南已失，已有贼进入山东境内，运河水

路中断。” “贼进山东省只是零星小股，倚恃虚声恫吓，并以‘剿兵安民’与‘开仓放赈’之词煽惑百姓，遂使无知小民，闻风响应，

驱逐官吏，开门迎降。这都是癣疥之患，并非流贼之强兵劲旅已入山东。翠华①经过之处，乱民震于大威，谁人还敢犯驾？不久以前，

倪元璐疏请送太子抚军南京，陛下不肯，将元璐的密疏留中。元璐见局势紧迫，又密疏建议用六十金召募一个壮士，共召募五百个敢死之

士，可以溃围而出，召来勤王之师。元璐的这一密疏陛下可还记得？” ①翠华－－皇帝仪仗的一种旌旗，上边装饰着翠鸟羽毛，这种旌

旗在古人诗文中称为翠华，往往代指旅途中的皇帝。 “此疏也留中了。当时逆贼尚在居庸关外，说什么募五百敢死之士溃围而出？” 

“陛下！元璐因朝廷上商议应变急务如同道旁筑舍，必将因循误国，所以他建议召五百敢死之士，以备护卫皇上到不得已时离开北京。这



是倪元璐的一番苦心，事先同臣密谈过，但在密疏中不敢明言，恐触犯皇上的忌讳。今日事已至此，臣不能不代为言之。元璐请以重金召

募五百死士，非为溃围计，为陛下南幸时扈驾计！” “道路纷扰，纵然募到五百死士，能济何事？” “倘若陛下南幸，当然要计出万

全。凡请陛下南幸诸臣，决无鲁莽从事之心。此五百死士，交一忠贞知兵文臣统带，不离圣驾前后。京师距天津只有二百余里，沿路平

稳。陛下留二三重臣率京营兵固守北京待援，圣驾轻装简从，于夜间突然离京，直趋天津，只须二三日即可赶到。天津巡抚冯元彪预想陛

下将有南幸之举，已准备派兵迎驾。倘若命冯元彪派兵迎至中途，亦甚容易。陛下一到天津，召吴三桂以二千精骑速到天津扈驾，宁远军

民可以缓缓撤入关内。” “宫眷如何？” “正二月间，逆贼距北京尚远，直到三月上旬，逆贼亦未临近。当时如陛下决计南幸，六宫

娘娘和懿安皇后，均可平安离京。皇上只要到了天津，就如同龙归大海，腾云致雨，惟在圣心。陛下一离北京，即不再坐困愁城，可以制

贼而不制于减。如将吴三桂封为候爵，他必感恩图报，亲率关宁铁骑扈驾。陛下一面密诏史可法率大军北上迎驾，一面敕左良玉进剿襄郑

之贼，使贼有后顾之忧。” “倘若盘踞中原之贼，倾巢入鲁，占据济宁与临清各地，为之奈何？” “倘不得已，可以走海道南幸。” 

“海道！” “是的，陛下。当逆贼到达宣大后，天津巡抚冯元彪连有密疏，力陈寇至门庭，宜早布置，防患未然。后见情势已急，遣其

于冯恺章飞章入奏，内言：‘京城兵力单虚，战守无一可恃。臣谨备海船二百艘，率劲卒千人，身抵通州，候圣驾旦夕南幸。’本月初七

日，恺章从天津飞骑来京，遍谒阁僚。因朝中有人攻讦南迁，陛下亦讳言南幸，阁僚及大臣中竟无人敢有所主张，通政司也不肯将冯元彪

的密疏转呈，冯恺章一直等候到十五日下午，因其父的密疏不能奏闻陛下，而贼兵即将来到，只好洒泪奔回天津。倘能采纳津抚之议，何

有今日！冯恺章来京八天，就住在其伯父冯元飙家中，故臣亦尽知其事。值国家危亡之日，臣竞然在两件事上不能尽忠执奏，因循误国，

辜负君恩，死有遗恨！”李邦华老泪纵横，银色长须在胸前索索颤抖。 崇祯临到此亡国之前，对这位老臣的忠心十分感动，不禁又一次

涌出热泪，哽咽说：“冯元彪的密奏，朕毫不知道。但这事责在内阁与通政司，与卿无于。” “不，陛下！臣为总宪，可以为津抚代

奏；况巡抚例兼佥都御史衔，为都察院属僚，臣有责为他代奏。只因臣见陛下讳言南迁，始而只请送东宫抚军南京，不敢直言请陛下南

幸，继而明知冯元彪密疏为救国良策，不敢代他上奏。臣两误陛下，决计为君殉节，缢死于文丞相之旁，但恨死不蔽辜耳！” 崇祯叹息

说：“不意君臣雍隔，一至于此！” “此系我朝累世积弊，如今说也晚了！” 崇祯此刻心情只求活命，不愿就这个问题谈下去。因为

李邦华提到由海道南逃的话，忽然使他产生一线幻想，低声问道： “先生，冯元彪建议朕从海道南幸，你以为此计如何？” “此计定

能成功。” “怎么说定能成功？” “在元朝时候，江南漕运，自扬州沿运河北上，至淮安府顺淮河往东，二百多里即到海边，然后漕

运由海路北上，从直沽入海河、到大津，接通惠河①，到达通州之张家湾。自淮安府至张家湾，海程共三千三百九十里。我朝洪武至永

乐初年，运河未通，漕运均由海运，所以先后有海运立功者受封为镇海侯，航海侯，舳舻侯。永乐十年以后，开通了会通河②，南北运

河贯通，漕运才改以运河为主，然海运并未全废。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

呈……” ①通惠河－－元代郭守敬主持开挖的一段运河，由通州注入白河，至天津汇入海河。 ②会通河－－从山东监清至东平之间的

数百里运河，为明朝永乐年间所开。 崇祯似乎记起来有这么一件事，微微点头，听李邦华再说下去。 李邦华接着说道：“当时陛下命

廷扬造海船试试。廷扬造了两艘海船，载米数百万，于十三年六月朔日由淮安出发，望日抵天津，途中停留五日等候顺风，共用了十天，

在海上扬帆，飞驶三千余里。陛下闻之甚喜，加廷扬户部郎中。陛下本来可以率六宫前往南京，津抚冯元彪已备好二百艘海船，足敷御驾

南巡之用。淮安为江北重镇，驻有重兵。圣上只要到达淮安，何患逆贼猖獗！” 崇祯顿脚说：“如今后悔已迟，可恨！可恨！” 忽

然，王承恩不管皇上正在同大臣谈话，神色仓皇地掀帘进来，跪到皇上面前，奏道； “皇爷！奴婢有紧急军情奏闻！” 崇祯的脸色突

然煞白，一阵心跳，问道：“何事？何事？……快说！” 李邦华赶快起身，伏地叩头，说道：“老臣叩辞出宫，在文丞相词等候消息，

为君尽节。” 崇祯目送李邦华出了暖阁，跟着从御座上突然站起，浑身打颤，又向王承恩惊慌问道： “快说！是不是城上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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